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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清华园车站乘火车到朝阳门附近的车站

进城去参加游行。二年级暑假的教学实习

地在官厅水库工地，我们两个班约60名学

生及教师和后勤人员就是从清华园车站乘

火车经京张线去官厅水库的。我们班的同

学有一段轶闻与这条铁路线有关。我们班

的两个男女同学正在谈恋爱，一天下午，

他们信步出了南校门，漫步到铁路线上，

然后就沿着铁路线散步。突然间，他们发

现一辆火车停在了他们身后，司机下车问

他们为什么不躲避火车。原来，火车司机

在很远处已经发现了有人在铁路线上走，

一再鸣笛，谁知这两人居然没有听到。好

在司机及时停车避免了一场事故。为了弄

清事情的原委，司机请他们两位乘这辆火

车到了西直门火车站，经过车站人员的询

问，并与学校有关方面联系，知道他们都

是好学生，就把他们“放”了。

（节选自周志德《清华杂忆》，题目

为编者所加）

1958潮河之冬
——写于水利系首建工地设代组55周年

○丁　照（1958水利）

一个时代镜头，一段水利系往事，一

场同学情和战友情！

在人生将近80个春秋中，你要问哪一

年对你印象最深，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

1958年的冬天。那时，党的教育方针是，

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

动相结合。具体到清华大学水利系，便是

“真刀真枪”做毕业设计。当时共有三大

水利项目等待学生去做，密云水库、三家

店水库和张坊水库。实际上，落实下来的

只有密云和三家店两处。两个工程的初设

虽都做了，但后来真正施工的则只有密云

水库。这是一座具有多种效益的大型水利

工程，修建在北京市密云县境内的白河与

潮河两条河上（在顺义汇集为一条潮白

河），各建主坝一座，高水位时，便汇集

成一座水库。此外还有许多副坝及其他混

凝土建筑物等。这座华北最大的建设项

目，本是列入未来的五年计划，1958年提

前上马，所以，时间紧迫，特别是位于首

都上游，更要求万无一失，绝对安全。

当时全国是一片跃进声，在这个大背

景下，学校执行的是“边勘探、边设计、

边施工”的三边政策。而我作为一名应

届毕业生，还未等完全毕业便接到通知

说，立即到密云水库工地参加设计代表组

工作。于是，1958年9月7日，我和另外三

人，坐上一辆从市里派来的苏制嘎斯拖斗

吉普车，带上铺盖卷，匆匆来到水库工

地。这便是水利系在工地建立设计代表组

的最初萌芽。

那是由席棚搭建的四合院式指挥部，

位于库区内的一片开阔地上，旁边就是宽

阔的潮河。总指挥是王宪同志，大概也

就30岁，他原是通州专区的一把手，调来

工地全权负责（后来是市委农村工作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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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不久，整个指挥部一分为二，大部

人马进驻库区外的白河工地成为总指挥

部，少数人进驻潮河。我与另外几人留在

潮河。我们一开始，设计和住宿都在老乡

的砖瓦房中，进入深秋，设计工作便全部

搬入由竹板墙搭建的工棚内，开始了漫长

的冬季生活。

先简单说一下施工的整体场面。潮白

河工地从东到西长约40公里，总土石方量

大约3600万立方米。施工采用半机械半人

工的方式。小火车、皮带机、推土机、拖

拉机、载重车、搅拌机等负担了大部分

工作量，但机械能力以外的大量工作则

全靠人力。当时聚集了北京郊区和河北各

受益县民工十几万人，高峰时曾达到20万。

一个县是一个支队，下面一律按连、排、班

的方式组织。民工自带行李，没有工作服，

住的是工棚大通铺。每天两大班，不包括

路上时间，没有周日。指挥部还时不时组

织所谓“放卫星”。全工地正常筑坝的沙

土量为每日六七万立方米，“放卫星”时

要达到20乃至30万立方米。民工只能连轴

转。夏天酷暑难耐，冬天寒风刺骨，再加

上疲劳困倦，饮食简单，蚊虫叮扰，其艰

苦程度今天很难想象。所以，工地上总是

昼夜人山人海，热火朝天。我们设代组就

是在这样一个跃进的形势中，开展自己工

作的。设代组的精神气氛完全融入工地之

中，艰苦紧张，而且还要比施工超前。每

天的工作，看似不同，但又大体相同。

早上大家拿着各自的脸盆和牙具，来

到四周尽是冰坨的压水井旁，接上一盆冰

冷的水，洗漱和早餐毕，便开始了一天的

战斗。棚内温度很低，人人身披从系里借

来的黑色棉大衣，操作不便不说，墨汁也

容易凝固，造成鸭嘴笔不畅，绘图困难。

除设计外，大家还要经常跑工地，主要是

图纸交底、技术讨论、质量问题的处理

等。现场离设计组一般五六公里，大家身

披“重甲”，来回在崎岖的山路上步行，

往往是大冬天一身汗，小风一吹，透心

凉。年轻人最喜欢睡觉，可那时每天也只

能睡五六个小时。晚饭后总要念一会儿报

纸，实际上，谁也抗不住一天的困倦，听

着听着就都睡着了。而这也是歪打正着，

打个小盹儿，精神更好。然后，开始夜

战，每天都干到深夜一两点，组长发话

后，大家才开始收拾东西回屋休息。那是

典型的北方农舍，两边两间是炕，中间一

间是柴灶。一个通铺睡三四个人，下面铺

的是苇子席，冰冷异常。按说，如果当时

每天有两人提前回去，烧点开水，顺便也

烧热了炕，并不费事。但似乎谁也没想到

这一点，就这样硬挺了一冬天。

其实，我们回忆的并非完全是那年月

的劳累与严寒，印象更深的则是在那个特

殊时代背景下的那段同学情。

政治挂帅是当时的最强音，事事要从

政治角度上去观察对待，要求提高路线斗

争觉悟。在这种大环境下，白河设计代表

组作为全系的主力所在地，批判气氛非

常紧张，人人担心不知何时会被扣上一顶

什么帽子。随便说个小例子，你有技术问

题去请教工程师，那别人就会说，为什么

不请教工人师傅？就可能被批为“专家路

线”。反正各种帽子很多，弄得人有些不

知所措，无所适从。说人者自认为是觉悟

高，被说者也只能默认，否则，越辩越

糟。当然，这些批判和后来的“文化大革

命”相比，也实在是算不了什么。而潮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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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代组则相对温和得多。这一点多亏组长

刘婉珍同学。她是1958届的学生党员，虽

比我们大两岁，但也是年轻人，为人和蔼

稳重，在那个年代非常难得。艰苦的生活

环境，紧张的设计工作、重大的技术责任、

高压的政治气氛，她作为潮河设代组的政治

负责人，既要对上又要对下，着急起来，发

点脾气，上纲上线，是可以理解的，但她从

来没有这样做。她总是一副亲切面孔，遇事

不慌，很有胸怀。在她的主持下，潮河的工

作用今天的话来说，相当和谐有序，一直没

出什么大的差错。今天设身处地想一下，在

当时的政治氛围中，她能做到这一点，她自

己究竟承担了多少，化解了多少，我们这些

头脑简单的小青年，当然谁也不曾考虑，可

能也就是她自己知道吧！

下面的照片是潮河设代组的主要成

员，拍摄于1959年3月28日的潮河主坝下。

先说说照片后排：后排右二短发者就

是我们的好组长、好同学刘婉珍，一位冷

静和蔼大度的共产党员，人们亲切称她为

“大姐”。设代组结束后留任水利系，

已经病逝。右一是好同学王清友，一名创

意的设计者，潮河主坝设计的首席代表，

现为水利系退休教授，著作颇丰。左一是

好同学李步群，有长者风度，后去武汉。

左二的姑娘是低一班的同学，我的好战友

王正容，我们共同设计进水塔及其附属设

施。手工计算工作量很大，算稿成摞，数

字成堆，旁边有位细心姑娘校核该是多么

叫人放心啊。她现在上海，已退休。

再说说前排：左蹲者是我的好同学好

朋友李允申，认真而幽默，全盘负责副坝

设计，工地很远，经常来回跑，我们在一

起直到70年代。他后去郑州，已病逝。中

蹲者是苏联留学生基比丘，在潮河实习了

几天，由我给他讲解，年轻人很快便熟悉

起来。他总随身带着一台36张的苏制照相

机，这张照片可能就是用那台相机拍的，

然后放大，送给我们留念。他的中文还可

以，出于好奇，我还问他一些苏联学生的

学习和生活情况。右蹲者就是本人，1959

年9月10日，我和李允申一起回到系里接

受新任务。一年多后，我又同他一起，随

组织机构变动而离开学校，30多年后，从

国家开发银行退休。2007年至2012年，我

又回到母校开课，不过已不是水利系，而

是面向全校各系的同学。2013年由于健康

原因，将讲课改为讲座。我很喜欢学生，

我们堂上互动，他们的兴趣和表情，也深

深鼓舞了我，极大丰富了我的退休生活。

整整55年过去了，一切犹如昨日。现

在，除了基比丘无从知晓外，照片上的6

人已逝去2人。那段特殊的年代，以及在

那个年代下所显示出来的人情，是多么朴

实，多么纯真。没有名，没有利，没有另

眼看待，也没有相互猜忌。这个镜头，这

段往事和那时彼此间的真挚友情，非常值

得记录下来，留给后人品味。

2013年7月29日


